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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 2010 年 12 月 17 日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自焚开始，一场席卷突尼斯全国的政治变革

大潮迅速蔓延至中东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预示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变革进程已经

开始。从目前情况来看，各国表面上貌似群龙无首、组织松散的街头抗议，实质都是围绕着“变革”这

一主题展开，大量失业青年成为这一“变革”的主要参与力量，而网络新媒体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变革、青年和网络是中东各国目前政治剧变的三个关键因素，进一步认清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其作用和影

响，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东当前的政治发展进程，也对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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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年事日高，中外研究机构、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展开

对这些国家政治继承及换代的研究。虽然外界均预感中东整体的“改朝换代”日益临近，但无论

是本地民众、官方、媒体，还是西方观察家、研究者都没能预见一起偶发事件会导致突尼斯全国

骚乱，以致在位 23 年的总统本·阿里被迫下台并出走沙特，更没有人能预见发生在突尼斯的个案

竟然引发整个中东局势的动荡，一个月内任职 30 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竭力抵抗无效后黯然去

职，军方接管国家政权。除突尼斯和埃及总统被赶下台外，约旦国王任命新首相组建政府，阿尔

及利亚和叙利亚当局则先后宣布取消实行了 19 年和 48 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在位 33 年的也门总

统萨利赫和 1989 年通过政变上台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均公开允诺本届任满（分别为 2013 和 2015

年）后不再连任。在西方政客和舆论欢呼伊朗“绿色革命又回来了”之际，却尴尬地遭遇富裕君

主制盟国巴林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紧接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面对掌权 42 年来国内最强烈的反抗

行动。此外，摩洛哥、吉布提、沙特、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巴勒斯坦均有小规模民众抗议，

只有卡塔尔和阿联酋两个国家相对比较平静。 

毫无疑问，中东正处在剧变的关口，不仅事关本地区国家今后的政治发展，也牵动中东地区

乃至全球范围国际格局的未来走向，其影响与意义至为深远。 

 
一、变革：中东剧变的主题 

 
自从 2008 年底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以“变革”为竞选口号赢得总统职位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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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变革”便成为世界各地政治反对势力向传统政治力量挑战的主要口号和时髦用语。在此次中

东剧变中，“变革”同样成为各国示威抗议者和政治反对派的共同诉求。 

突尼斯持续四周的街头抗议以本·阿里的出逃暂告一段落，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也以穆巴

拉克的下台为政治对话的先决条件。巴林目前的政治僵局就是因为王室始终未能答应什叶派示威

者应府下台的要求，使后者几度重返珍珠广场。利比亚战事愈演愈烈的重点也在得到西方主要国

家支持的反对派一方，坚持以卡扎菲及其家族的下台离开为停火的先决条件。至于也门两派势力

2011 年 4 月 23 日接受海湾合作委员会的调停，其前提则是萨利赫总统承诺 30 日内去职。相反，

约旦、巴勒斯坦等地局势的缓和，部分得益于阿卜杜拉国王和阿巴斯主席及时组建新政府的决定。

街头示威的群众和各国政治反对派，既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更没有

一呼百应的政治人物，但却都有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那就是要求现任领导人下台或政府改组，

即所谓的“变革”，变革过去数十年来的旧的权力分配机制，变革传统专制、独裁的威权统治。 

“变革”并不需要有切实可行的纲领和政策，“变革”只要有理想、目标以及针对反对对象的

同仇敌忾即可。“变革”也最适合大规模群众运动，领导“变革”的政治势力只要给街头的人们描

绘出美好的蓝图就行，至于未来会怎样并不重要，反正都已经“变革”了。检验是否“变革”的

方法也较简单，只要看看旧势力、特别是其领导者是否被推翻。两年前奥巴马利用人们对布什政

府的厌恶而高票上任，却在接下来的执政过程中拿不出“变革”的实际成果而在国会中期选举中

惨败，应该能说明上述逻辑。这样的“变革”成本最低，易于操作，唯一需要的就是民众久遭压

抑的情绪能得到宣泄，各种政治势力就好从中渔利。 

 

表一：中东主要国家概况
①
 

国 家 领导人 
年

龄 

在位

时间

识字

率 
贫困率

中位 

年龄 

年轻人

失业率

动荡 

指数 

腐败 

指数 

利比亚 卡扎菲 68 42 88% -- 24.2 -- 71% 146/178 

也门 萨利赫 69 33 61% 41.8% 17.9 15% 86.9% 146/178 

埃及 穆巴拉克 82 30 66% 16.7% 24 42.8% 67.6% 98/178 

突尼斯 本•阿里 74 23 78% 7.6% 29.7 30.4% 49.4% 59/178 

伊朗 哈梅内伊 71 22 82% 18% 26.3 25.1% -- 146/178 

阿尔及利亚 布特弗利卡 73 12 73% 22.6% 27.1 17.1% 51.3% 105/178 

巴林 哈马德 61 12 91% -- 30.4 19.6% 37.7% 48/178 

约旦 阿卜杜拉 49 12 92% 14.2% 21.8 -- 50.3% 50/178 

摩洛哥 穆罕默德 47 12 56% 19% 26.5 17.1% 48.2% 85/178 

叙利亚 巴沙尔 45 11 84% 11.9% 21.5 24.4% 67.3% 127/178 

沙特阿拉伯 阿卜杜拉 87 6 86% -- 24.9 -- 52.8% 50/178 

 

表一显示，中东主要国家的领导人要么已执政数十年，要么便是步入不惑或耄耋之年的老人，

这为“变革”的政治诉求提供了深厚、广阔的市场。就算突尼斯的经济在达沃斯论坛公布的《2010

                                                        
①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美国中央情报局、透明国际、联合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等有关数据综合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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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中名列非洲第二，在参评的 125 个国家中排名第 38 位，甚至近 20 年的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令外界刮目相看的 5%
 [1]

，同时按西方的说法其动荡指数也只有 49.4%，但最终还

是在一起偶发事件的冲击下，个人逃亡他国，国家陷入动荡。“变革”的力量可见一斑。 

巴林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富裕的海湾产油国，人民受教育程度高，动荡指数更低，

政府还为了防堵他国动荡局势蔓延境内而给每户家庭发放 3000 美金额外补助，但还是爆发了海湾

地区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以至于需要沙特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以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名义派兵 1000

人以平息持续数周的什叶派民众的街头抗议。究其原因，虽然哈马德国王即位只有 12 年，但政府

首相却在独立 40 年来都由国王的叔叔哈利法·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担任，占人口 60%以上的

什叶派民众一直处在占人口 25%的逊尼派政治势力的统治之下。要求政府下台的“变革”，成为此

前在珍珠广场抗议的反对派唯一的对话前提。 

可见，整体经济形势的好坏与否并非当前中东剧变的首要原因，“变革”是反对力量长期得不

到政治权力的主要诉求。借助突发事件和像自焚一类的激烈举动，鼓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民众

走上街头要求“变革”，成为当前中东剧变的主题。如今这一“变革”进程已蔓延到利比亚、也门

和叙利亚，一如之前有关国家内部的流血冲突，利、也、叙三国成为当前“变革”旧政权的三个

主战场。只不过利比亚的反对派得到法、英、美等西方主要大国的公开支持并依仗安理会 1973

号决议，可以不顾舆论批评和非盟的调停而继续对卡扎菲政权大打出手；也门当局则在内外交困

中，因萨利赫不幸在总统府内遭遇反对派炮击而被迫前往沙特就医，使得也门局势出现新的变数；

叙利亚流血冲突不断加大，局势濒危，中东剧变充满变数，前景难料。 

 
二、青年：中东剧变的主力 

 
在中东国家，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是个普遍现象。对他们而言，除了怀有对政治“变革”的失

望和期待外，最为现实的是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街头示威抗议为他们开启了发泄情绪、谋求“变

革”的渠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2011 年 1 月 27 日题为《阿拉伯世界的青年军》一文指出，

中东地区的二三十岁年轻失业者是从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地的反政府示

威的主要势力。文章认为，布瓦吉吉点燃的不仅是他自己，而且也激起了阿拉伯各国充满失意和

挫折的青年人的抗争。
[2]
 

早在 2008 年 2 月 15 日，《纽约时报》的报道就曾指出，15～29 岁的青年在中东各国总人口

的比例大多超过 25%，其失业率也高居两位数（见表二）。
[3]
韩国《朝鲜日报》2010 年 1 月 29 日

也报道，中东地区的失业率为世界最高，约达 10%。其中，青年失业者比率高达 40%。
[4]
 

 

表二：中东主要国家 15～29 岁青年状况
①
 

国 家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埃及 伊朗 沙特阿拉伯 

青年失业率 43% 31% 27% 23% 16% 

占总人口比例 32% 29% 28% 36% 29% 

 

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来自中东各国青年人口的高增长，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将这种青年人口激增

                                                        
① 资料来源： “Young and Jobles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5, 2008,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08/02/15/world/middleeast/20080216_YOUTH_GRAPH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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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称为“青年膨胀（Youth Bulge）”。[5]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人口项目的统计，1980～

2008 年的近 30 年中，中东地区的青年人口总量增长迅速。2000～2008 年的增长率超过 30%，而同

期人均 GDP 的增长仅维持在 3%多一点的水平，经济发展远不及青年人口的增长。
[6]22

  

2010 年 2 月 7 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9 年阿拉伯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阿拉伯

各国的广泛挑战来自已经步入成年的阿拉伯各国青年人。在阿拉伯世界，超过 50%的人口年龄低

于 24 岁，他们至少有 65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天只靠两美元过活。到 2020 年之前阿拉伯

各国必须创造出 5100 万份新工作，才能避免失业率的上升。
[7]
尽管有关国家政府一直竭力遏制不

满情绪的蔓延，一些强力措施也一度奏效，但长期累积的分配不公、社会正义缺乏、政府腐败，

使得整体的经济成就为特定利益集团所把持，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失业青年的不满日益滋生，阿

拉伯各国青年的“变革”诉求，终为布瓦吉吉的自焚举动所引燃。 

2011 年 1 月 27 日，当埃及的街头示威刚开始 2 天，穆巴拉克的最大政敌、前国际原子能机

构总干事巴拉迪就指出：“掌握主导权、确定日期和下决心行动的都是青年人。我认为虽然国民们

尚未完全做好足以推翻独裁的准备，但青年们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
 [4]

美国《新闻周刊》2011

年 1 月 14 日的一篇文章，标题也很明确：《突尼斯骚乱——一场青年的革命》。文章认为，中东各

国面临共同的问题，即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他们普遍接受教育，富有进取心，但却遭遇失业、

备受挫折、钳制而又充满忿恨。
[8]
据 2 月 25 日出版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目前形势较稳的沙

特也与其他动荡国家一样，都在经受青年人失业之苦。由于石油收入带来的高福利，按照美国中

央情报局的估计，沙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3.38%。但海湾国家的高出生率却使

沙特成为世界上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地区之一。2008 年，沙特 15 岁以下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为 33%，

如果政府没有在 5～10 年时间内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失业问题将成为困

扰该国的最大问题。
[9]
  

总之，未能及时、有效应对青年人口激增、解决青年高失业率问题，使年轻人成为当前中东

剧变的主要参与力量。因此，如何积极调动和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是中东各国继“变革”之后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可以说，青年是中东各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未来，解决不

好青年问题，“变革”的基础仍将存在，冲突的社会还将继续。正如迪拜政府学院院长塔里克·优

素福（Tarik Yousef）所言，青年膨胀可能是“问题产生的前提，也有可能是财富的基础。”
 [2]

2011

年 2 月 24 日《金融时报》中文网刊载马丁·沃尔夫的评论指出：“2011 年，埃及将有一半人口不

到 25 岁；36%的人口将在 15～35 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最低

目标是希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埃及，年轻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投票击败老年人。因此，

民主革命背后的推动力量应该会把更多权力转移到年轻人手里。埃及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

一个受到占人口多数的年轻人冲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轻人富有理想，同时对社会感到失

望……对那些年轻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来说，迫在眉睫的挑战在于，要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

环境，让年轻人有望拥有收入丰厚的工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无疑是胡斯

尼•穆巴拉克之类老人政府的统治。”
 [10]

 

 
三、网络：中东剧变的推手 

 
中东青年对“变革”的渴望，不仅有政治、经济的诉求，还有网络新媒体的支撑和拉抬。早

在 2009 年伊朗爆发的“绿色革命”中，不满大选结果的伊朗反对力量就大量运用推特（Twitter）
来传播他们的立场，抵制政府的网络封锁和禁锢，美国政府也公开给予支持。《纽约时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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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7 日的报道指出，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推特公司原计划在当地时间 15 日深夜进行系统维护，

暂停 90 分钟的服务，但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当时德黑兰正值白天、且“推特对抗议者的组织工作有

重要作用”为由，要求该公司推迟系统维护时间。于是，推特公司 15 日晚宣布把系统维护时间延

迟到 16 日下午 5 时，当时伊朗正是 17 日凌晨。尽管推特公司高层随后否认推迟系统维护时间是

受了国务院的影响，但承认推迟是为了“让推特在这一全球高度关注的事件发生期间保持正常服

务”
 [11]

。推特在伊朗政局中的作用可见一斑。《雅加达环球报》2009 年的一篇报道题为“脸谱

（Facebook）成为新的市政厅，推特是最迅捷的媒体”的报道，更是形象地描绘了以网络新媒体

为代表的新技术在资讯传播、人际互动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2]

 

当前中东各国街头抗议的持续和升级，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到了网络新媒体的推波助澜。2011

年 2 月 23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载文指出，“互联网、智能手机、Twitter、YouTube、Facebook、
卫星电视现场直播等，新通讯技术似乎成了这次方兴未艾的、席卷中东阿拉伯世界民主革命的时

代标志。”
 [13]

尽管真实情况未必像该文作者说的那么绝对，但在当前的中东剧变中，互联网和手

机短信等新兴科技服务的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与街头示威的人们多为年轻人，他们受过一定的教育，了解并能熟练通过推特、脸谱等互

联网联系方式交换信息，进行联络活动。多数示威者们正是通过这些网络服务而约定了“愤怒日”、

集中地点，给当局带来严重考验。以“脸谱”、“推特”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历经埃及政治动荡

的全过程，成为穆巴拉克倒台的主要推手以及反对力量的传播载体。据报道，埃及网民占全国总

人口的 20%以上，“脸谱”用户在阿拉伯国家中排第 3 位。年仅 30 岁的谷歌中东及北非市场部主

管戈宁就是在脸谱网站上设置了反政府网页，将反穆巴拉克的抗议浪潮席卷至埃及全国的。同样，

也有评论指出，在突尼斯总计 1100 万的人口中，脸谱用户达 200 万，由于网络普及率高，最终使

发生在中部地区的布瓦吉吉自焚星火迅速发展成推翻本•阿里政府的燎原之势。
[14]

 

现代技术的革新，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中东各国的青年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路

径，从而获取日趋多元的外部信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指出，预计到 2015 年，在 3.51

亿的阿拉伯人中，将有超过 1 亿的阿拉伯人使用互联网。
[15]

正是看到了网络在当前中东剧变中扮

演的积极角色，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顾美国政府在“维基解密”事件上正遭遇的尴尬，

立刻将“网络自由”当作在全世界推动西式民主的“新法宝”。2011 年 2 月 15 日，她在华盛顿表

示，美国将花费 2500 万美元“推动因特网自由”，并推进人权和民主。
[16]

可以预料，“网络自由”

将像人权一样，成为今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外交攻势的一个新支撑点。美国政府决定裁减美

国之音中文广播，转而投入更多人力、物力来加强美国之音的网站建设，也预示着美国借助网络

来扩展其全球影响的政治企图。 

 

四、中东剧变的影响及其走势 
 

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中东剧变，不仅有力地变革了有关国家的内部权力结构，催生了新的政治

生态的形成，而且由于埃及、沙特、伊朗等国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势

力基于维护其在中东地区既得利益的全力介入，未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国际

政治结构也将随之而发生重大位移，中东剧变的深远影响将逐步显现。 
（一）在中东局势变化上，中国、欧洲、美国的利害得失 

首先，与东欧、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不同，中东北非剧变，并非西方主导或暗

中插手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从中渔利一说没有事实依据。当前部分中东的社会政治变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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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阿拉伯各国内部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除伊朗、苏丹、叙利亚等国外，这场政

治剧变针对的都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在该地区长久以来给以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的独裁

者，如埃及的穆巴拉克、沙特和巴林王室、利比亚的卡扎菲（自 2005 年以来）等。动乱波及的国

家和政权，要么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如埃及、沙特）和军事基地（如巴林、卡塔尔），要么则

积极配合西方在当地的反恐战斗（如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直到美国开始轰炸后还坚称其反

政府力量是基地组织的同路人，而卡扎菲本人才是美国在北非反恐的主要支持者。由此可见，各

国的反政府行动主要针对的还是本国的旧势力，并未声讨美国和西方世界对这些旧势力的长期支

持，但美国和西方国家显然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人民革命”面前显得惊慌失措。他们即便不是目

前乱局的最大失败者，至少也是最大的失意者。政治剧变后的新政权，就算继续维持与美国和西

方世界的合作关系，二者之间也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彼此熟悉和接纳对方，“无缝接轨”只是西

方国家的一厢情愿罢了。 

其次，总体来看，局势发展对西方国家不利。他们需要重建与新政权的关系，后者在处理与

西方关系的同时，也要记取前统治者的教训和顾忌到刚刚拥有选举、投票权的国内人民（主要是

政治反对派）的态度，从而拉开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西方世界要缩短这一距离，则需付出更多努

力。对于埃及、沙特这类具有重大地缘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来说，西方给予更大规模的经济

和军事援助以及政治拉拢和施压在所难免。但美国和西方大国在人民革命面前，漠然抛弃“老朋

友”的做法，也一定刺激了那些未被革命推翻的“幸存”政权，沙特果断出兵巴林，最具代表性。

所以说，美国和西方大国与本地区主要国家间的关系需要时间来修复，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欧盟国家来说，法国之所以急于充当军事打击利比亚行动的旗手，关键原因还在于法国国

内政治。对于政客们来讲，获得大选胜利就是最大的政治。法国此前在突尼斯和埃及政治剧变中

的拙劣表现，以及被揭发出来的法国政要与北非独裁者之间甚密的私人关系，都使萨科奇政府急

需扭转这一国际形象；同时，动武之后法国所有党派都赞同总统的这一举动，也显示萨科奇的政

策至少在政治圈内获得了一致认可。作为西地中海的重要国家，一个稳定、合作、“不捣乱”的利

比亚，是法国利益的需要，更是萨科奇总统积极推动地中海联盟的需要。卡扎菲似乎没能满足和

配合法国的地区政策目标，加之内战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升级，法国也就有了冠冕堂皇的开战理

由。不过，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不易。美国率先撤出轰炸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北约似乎也不

太积极领导下一阶段的军事打击行动，都给法国外交提出了棘手的难题。无论如何，西方与中东

地区国家间的关系都大不如前了。 

再次，北非乱局还导致与该地区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面临石油进口

受限和大量难民涌入的困境。国际能源机构（IEA）2011 年 2 月 21 日发表的数据显示，欧洲国家

是利比亚石油的最大买家，约占利出口总量的 85%。其中，意大利每天进口 37.6 万桶（占利

比亚出口的 22%）、法国为 20.5 万桶/日（占 16%）、希腊占 15%、西班牙占 12%、英国占 9%、

德国占 8%。
[17]

可以说，欧洲国家那么积极地武力干预利比亚，主要是出于对石油利益的考虑。 

与此同时，难民大量涌入对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国家来说，是

另一大灾难。自从 2011 年 1 月中旬以来，已有上万名来自突尼斯和利比亚的难民涌入意大利小岛

兰佩杜萨岛（Lampedusa），“欧洲正遭遇入侵”这是意大利内政部长 3 月初发出的抱怨。
[18]

贝卢

斯科尼总理也为此忙于与欧洲其他国家领导人磋商减轻意大利的难民负担，但法国、瑞典、比利

时等国近年来也受到移民潮的冲击，国内右翼势力如法国国民阵线等都公开发出不欢迎、甚至排

挤移民的政治呼吁。据安莎社报道，法国已阻止在意大利的突尼斯移民越过意法边界，意外长弗

拉蒂尼批评法国的举动“缺乏团结”精神。
[19]

无疑，和平时期的移民问题以及战时的难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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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据美国皮尤机构的统计，欧洲穆斯林人口已从 1990 年的 2960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410 万人，而且预期到 2030 年时将达到 5800 万人。世界银行的数据也显

示，超过半数以上的北非移民生活在欧洲。难怪欧洲的右翼要号召人们前往沿海地区将那些难民

船赶回北非去。
[18]

 

最后，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总体良好而平稳，经贸关系主要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

合作为主。随着中国石油来源多元化战略的全面实施，沙特、阿联酋、阿曼、阿尔及利亚、苏丹

等国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石油进口国。到目前为止，上述国家局势相对稳定。中国一如既往

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武力干预形成鲜明对比，这有助于中国摆脱在

有关国家对立的两派政治势力之间不得不二选一的尴尬境地，从而使实际掌权的一方都需要借重

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也使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贸易屡创新高，增

强了中国的地区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因此，就石油领域而言，中国基本不受目前发生的政治动乱

的影响。要说有影响，反倒是 2011 年 1 月 9 日刚刚举行独立公投的苏丹局势值得关注。虽然苏丹

北南双方就南苏丹独立顺利完成公民投票，但对横跨边界地区的油田及其相关利益的划分，至今

仍未能达成一致。双方都加紧向争议的阿布耶伊地区派兵，显示在 7 月 9 日南苏丹共和国正式独

立之际，苏丹的和平分裂能否最终实现，还存有未知数，中国在当地的利益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目前，利比亚国内战事正酣，前景难以预料，但利比亚不是中国在北非地区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

虽然 3.5 万中国务工人员的大撤退导致一些合同不能按时、顺利履行，但考虑到战争这一客观情

况，等战事结束、政局相对平稳后，有关当事方应还有继续履行合同或谈判修改合同的可能。 

（二）中东剧变对该地区及国际反恐形势的影响 

首先，中东各国相继迎来政治继承和改朝换代。尽管中东国家不可能真正实行西方民主，但

西式民主制度至少会在形式上扩大影响。各国长短不一的政治动荡期已经开始，不同政治势力竞

相利用和争夺剧变后的“胜利果实”，是接下来各国内部政治角力的主要生态。美国、欧盟主要成

员国、伊朗、利比亚、哈马斯等政治力量尽管立场迥异，却都各取所需，欢呼自己是这场剧变的

胜利者，同时攻击对手“破坏革命”。无论如何，当权者总要或多或少呼应街头示威人群的“变革”

诉求，中东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原有的沉闷、迟缓形象将有所变革。但以往在威权、独裁政体下

政局发展相对平稳的态势不复存在，国内不同政党、派别之间的斗争会加剧，他们与宗教政治力

量之间的互动将加强，极端主义势力会借助还不成熟的民主体制谋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各国的穆

斯林兄弟会、伊斯兰拯救阵线、基地组织在北非的分支等宗教政治力量，即便不能主导有关国家

内部的政治主轴，至少也能扰乱政治对话进程，加深社会对立，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其次，美国的中东外交需要投入更多力量。确保埃及政权平稳过渡，促使沙特、巴林（美国

第五舰队驻扎地）王室加大改革力度，强化美以同盟关系，继续遏制、孤立伊朗，积极促进叙利

亚“变色”，防止其他极端势力、反美、反以势力乘虚而入，是当前美国整体外交的重中之重。2010

年美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对中国构成的战略包围之势应受影响，中国外交面临美国的压力或会

减轻。但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解读中东剧变，欢呼“人民力量”的“民主胜利”，则会给境内

外敌视中国政府的政治势力以支持，进而给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影响。

各种反华势力期待、挑唆、甚至谋划在中国发生类似中东的“变革”，已成为近日外媒颇感兴趣的

焦点之一。 

最后，主要国家国内政治变革一定影响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变化。1979 年 2 月伊朗伊斯兰革命

爆发之初，没人预料到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伊朗会由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国转变为美国接下来

对峙、封锁、遏制了 30 年之久的敌人；30 年前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总统因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24 

失利而迁怒苏联进而转向与美国结盟，导致埃以和平条约签署，彻底扭转 1948 年巴勒斯坦分治以

来中东地区的政治结构。因此，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如埃及、沙特、伊朗等国政局的发展，无论鹿

死谁手，都将成为牵动地区政治力量重新排列组合的重要因素。当前的中东剧变，有可能会像

1989～1991 年苏东剧变、以及 2001 年“9•11”事件那样，给未来世界政治的发展带来根本性变革。

这一点需要持续跟踪观察和深入研究。 
（三）对伊斯兰极端思潮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 

首先，美国和欧洲不能容忍伊斯兰极端思潮的泛滥，更不能容忍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地区

主要国家取得成功。因此，从埃及局势急剧动荡一开始，奥巴马政府就坚定拒绝了穆斯林兄弟会

代表埃及人民的可能性；在利比亚反政府军急需军火援助的紧要关口，美国和北约都迟迟不予考

虑，反映出他们对反政府军组成人员中可能存在基地分子的深刻担忧；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局

势的火上浇油和挑拨离间，以及对巴林和也门政府血腥镇压民众示威不闻不问的“双重标准”，都

反映了西方列强希望伊朗所代表的宗教神权政治迅速垮台的司马昭之心。因此，宗教极端势力虽

然迎来国内政治斗争的良好时机，但在国际上却遭到来自西方国家的高度警惕。 

其次，伊斯兰极端势力也不能为中东国家的当权者所接受。埃及自纳赛尔以来，虽然不时与

穆斯林兄弟会在特定议题上展开合作，但从未容忍穆兄会挑战自己的政治权威，即便穆巴拉克时

代也是如此。沙特当局也大力打击国内的反政府、反王室势力，后者多以宗教极端主义号召反王

室的民众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这也造成王室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不共戴天。据报道，沙特内

政部指出，在过去几年中，沙特共有 5080 人因涉嫌参与恐怖袭击犯罪活动而遭到逮捕。内政部发

言人曼苏尔说，在这些人当中，934 人将以涉嫌参与恐怖活动被提起诉讼；1931 人正在接受调查；

1612 人已被判有罪；603 人正在接受法庭审理。
[20]

沙特当局在当前紧张的国内外形势下发布这一

讯息，显示出他们试图借当前局势加紧打击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决心。 

最后，长期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要对手是本国的统治阶级和西方主要国家。因此，只

要二者的对立态势没有根本变革，中国外交的回旋空间就仍然存在，西方国家自顾不暇，也就不

能“祸水东引”。但就极端组织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身而言，由于中东各国高压统治出现松动，伊

斯兰极端组织和伊斯兰复兴运动可能迎来新的活跃期，它们与国家当局的对抗关系也会进一步提

升。这有可能间接鼓励中国境内外的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给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带

来干扰，也会给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增添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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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rnal Elements in the Unrest of Middle East and 
the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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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17, 2010, Mohamed Bouazizi, a Tunisian unemployed youth, set himself on 
fire. From then on, a wave of political reform over Tunisia began quickly spread to the Middle East, 
almost all of the Arab and Islamic countries are involved. This sudden sharply change indicates that the 
more complex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process has already begun in all over the Arab world.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despite the rudderless, short of guideline and loosely organized, the street protests in 
fact are promoted by the theme-- "Change". A lot of unemployed young people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Change" and the new media, such as network, twitter, facebook, pla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volt. 
So far, Change, Youth and Network are the three key internal el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upheaval. To further realize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elements and their roles and influences in 
the upheaval, not only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Middle East, 
but also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maintena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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